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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
二音乐 ��’萧友梅

�

廖辅叔

����年 �� 月至 ����年春
，
民主德国国家

民间艺术歌舞团在音乐学家皮什纳教授率领之

下
，

来中国各大城市进行访问演出
。

在访问期

间
，

皮什纳教授除了观看形形色色的演出之外
，

还不庆求详地访向中国音乐家
，

对中国传统的

直到现代的音乐思想及音乐各个部门的现状都
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

。

回国之后
，

他根据这次访

华的心得写成了一本书《中国的音乐 》 。 �

在他分
绍中国现代音乐的时候

，

多次提到鲁迅
，
说鲁迅

复活了宋代的民间文学
，

给宣丝形式注入新的
内容

，

使之向前发展
。

他的论据显然是鲁迅的

《论旧形式的采用 》那篇文章
。

同时又说中国帅

章乐家也像鲁迅对待民间文学的关系那样进行
工作

。

他是突出了鲁迅对新文化
、

包括新音乐所

发挥的作甩的
。

可惜他书中却没有一句鲁迅关

于音乐的言论
。 一

的确
，

音乐
，

远不如绘画
、

碑版
、

木刻那样引

起过鲁迅浓厚的兴趣
。

查他的日记
，

有关音乐活

动的记载是很少的
，

只有参加国歌研究会的讨

论及演唱占有相当的篇幅
。

他当时是北洋政府

教育部金事兼社会教育司的科长
，

与沈彭年
、

钱

稻孙等同时受派为研究会干事
， “
筹备一切事

物，’� 在当时这样的一次讨论会上
，

他与北大校

长蔡元培坐在一起
，

他曾对蔡先生说
�“
余完全

�

不懂音乐
。 ”
也许正是评审国歌的缘故

，
马幼渔

有一次请客
，

鲁迅
、

萧友梅与钱玄同及沈家兄弟

同在被请之列
。
����年蔡元培提出北京大学出

版四种季刊的计划
，

其中有一种是文艺的
、
鲁迅

和萧友梅都是编辑
，

但是他们两位的交往却是

不见有什么记载 、只有鲁迅讲到女师大风潮的

��

一

屯 犷
一

叮
�

时候
，

他所说的
“
东吉样胡

一

同的正人君子
”

中间
也有萧友梅的名字

·

不过他的论敌主要是陈西

澄
，

萧友梅与马寅初
、

李四光
、

丁西林等都是属

于点一下名的人物
。

鲁迅对那些支持杨荫榆的

人拚终是区别对待的
，

对于李四光
，

他郭说
�
产因

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
，

利良
‘

打笔墨官司�

的
，
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

” 。

对于萧友梅
，

也许因

为知道他是音乐家
，

所以同样不提了吧
，

这里有

一件事值得二提
。 �

当时苏联的俄罗斯盲诗人琴
罗先坷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

夕

寄住在八道湾

周窄
，
同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朝夕相处

。

据周作

人 的 回忆
， “
鲁迅尤和他熟习

，

往往长谈至夜

半气北京大学开纪含会
，

学生演剧
熟

他也去凑热
，

是鲁迅陪他去的
。

他看不见产鲁迅就讲给他
。

有一次
，

爱罗先坷听过萧友梅指挥的音乐会

闹听

之后
，

曾称之为，中国新音乐的曙光
” ，

说不定也

是鲁迅陪他去听的
。

即使不是鲁迅陪他
，

按理他

也忍不住要把他的喜悦告诉鲁迅的
，
因而景迅

对黄本梅的印象也可能是不坏的
。

至于萧本梅
对女师大学潮的态度

，

我曾问过当时在女师大

学习的曹安和大姐
。

曹大姐说
，

萧先生认为音乐

系学生的责任是下苦功打好基础
，

即使舍部时

间都用上还怕来不及
，

哪里有时间去管系外的

事情
。

她们是信从萧先生的教导的
·

真的影两

耳不佩窗外事
” ，
既然萧友梅不属于坚决的拥杨

派
，
只等了�介名

，

鲁迅也就不对他多费笔墨 �

连像对
�

马寅初刀瞬
一

刺他一言半语的话也不禅
了

。 � � � 卜·

…
� ‘ � ‘

鲁迅唯一的一篇以
“
音乐

”
为题的文章实际

上只是对徐志摩的议论的可刺
，

与音乐了无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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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
。

至于有关音乐的记载
，

在 日记里可以看到的

一次是在北京大学听田边尚雄讲演久中国古乐

的价值 》 ，

另一次是在上海大光明戏院听阿甫夏

洛穆夫的作品
， “
先为《北平之印象 》 ，

次为《晴雯

逝世歌 》独唱
，

次西乐中剧《琴心波光 》” 。

对田边

尚雄的讲演他没有写下什么意见
，

对阿甫夏洛

穆夫的作品则只有一句评语
�“
后二种皆不见

佳
。 ”
还肴收人带热风 》的那篇《为俄国歌剧团 》 ，

那只是因观众的落后而发的感慨
，

并不是论歌

剧的文章
。

还有收入《准风月谈 》的那篇《华德保

粹优劣论 》里面提到了《跳蚤歌 》 ，

也不是对穆索
尔斯基或

取
亚平有所偏嗜

，

而是针对希特勒

认为这首世界名曲是
“
非德意志的

”
因而悍然禁

唱的暴行特意刺他希魔一下的
。

至于他同音乐家
，

首先见诸记载的是萧友

梅
，

前面已经说过了
。

另一位音乐家是马思聪
。

����年 �� 月 �� 日
，

鲁迅 日记里写道
�“
夜马思

聪
、

陈仙泉来
，

不见
。 ”
那是马思聪第一次从法国

回来
，

还是吮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
，

他为什么不

见呢�陈仙泉又是何许人呢�再不然
，�

是不是有

二个姓名完全相同的马思聪呢� 我曾经为此请

教过马思聪的至亲好友
，

他们都说无可奉告
，

这

就只能留下二连串的问号了
。

此外还有一位找

上门来的音乐家是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。 ，

但不是登门拜

访
，

而是写信求教 ，据鲁迅 日记 ����年 �月

日的记载
，
只有

“
得 �

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信
”
一句话

。

位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无疑就是取了个中国名字
一

的齐尔

品
。

姓前的 �应是 � 的误植
，

草写的 八是容易

保看为 � 的
。

信里面谈的什么问题呢仁日记没

有提
，

据我当时在萧友梅身边听到过的他与萧

友梅的二次谈话说
，

他想写一部中国题材的歌

剧
，�

问萧先生找什么作家比较好
，‘

那么这封信大

姆就是请鲁迅合作编写歌剧或者介绍歌剧题材

以至介绍剧作家的了
。

依照鲁迅写 日记的惯例
，

大都是
“
得某某信即彭

，

或者
“
得某某信晚复

” ，

有时也会隔一两天后写上
“
复某基信

” 。

收到齐

尔品的信之后呢
，

当夭没有写回信
，
以后也一直

�

没有回信的记载
。

为什么呢又如果容许推测的

话
，

参照过去白薇请他写剧本遭到拒绝的经验
，

很可能是他认为编剧的事应该由剧作家齐做
，

所以没有写回信
，

因为他是主张分工的
， “
譬如

骑马不必注意于造桥
，

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
” ‘

另一个想法是
，

会不会因为他是白俄的关系呢�

总之是莫测高深了
。

当然
，
这样说也并不排除鲁

迅写了回信却忘了在 日记里记上一笔的可能

性
。

有朝一 日齐尔品夫人展示出鲁迅回信的原

件
，

那就一切都豁然开朗了
。

一

从以上种种来看
，

好像鲁迅对音乐是漠不

关心似的
，

其实又不尽然
。

他对艺术的各个门类

都是同样重视的
。

早在 ����年他在教育部《编

纂处月刊 》发表的《拟传播美术意见书 》里面除

了美术
‘·

建筑�戏剧之外
，

音乐方面提出
“
当就公

园或公地设立奏乐之处
，
定期簿奏新乐

，

不更誊
以旧乐 �惟必先以小书说明

，

傅听者咸能领会
” 。

对于古乐
， “ 当立中国古乐研究会

，

令勿中绝
，

并

择其善者
，

布之国中
” 。

此外
，

他还建议设立国民

文术研究会
，

这是关于民间文艺的
， “
详其意谊

，

辨其特性
，
又发挥而光大之

，

并以辅助教育
” 。

在

《科学史教篇 》�����年作�里面
，

他历叙科学的

作用之后
，

还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
， “
故人群所

当希冀要求者
，

不惟奈端�牛顿�已也
，

亦希诗人

如狭斯王尔�莎士 比亚�
�
不惟波尔�波义耳�亦

希画师如洛菲罗�拉斐尔�
�
既有康德

，

亦必肴乐
。

人如培得诃芬�贝多芬�
�既有达尔文

，

亦必有文
‘

人如嘉来勒�卡莱尔�
。

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手

全
，

不使之偏倚
，

因以见今 日之文
�

明者也艺
。

把贝

多芬抬到这样高的地位
，

而且是在八十多年前
，

大概也属于中国先进人物的说论了吧
。

一

鲁迅生平特别重要的失误
�

，
�

大家比较一致

的意见是他对旧戏特别是对梅兰芳的评论一由

于当时缺乏一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的认识
，

它

不可避免地失之偏颇
。

加以他有 自己对京戏的

亲身的经验
，

正如他对中医也因它耽误了他父

亲的病而受到贬抑一样
，

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根
，

据的
。

除了戏园子的陈规陋习之外
，

也还有京戏

本身的问题
。

由于京戏已经进入了宫廷
，

受到西

太后的宠幸
，�

辛亥革命之后
，‘

清季腐败的社会风
气并没有什么改变

，

二般官僚政客以至文人学

士都有一种肉麻当有趣的捧角的习气
。

为了对

这种腐败的现象加以鞭挞
，

他写过�下转 ��页�

��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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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土著印第安音乐

”
融合时

，

印第安音乐应有的

自由散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均分节奏性的制

约
，

从而使
“
混合印第安音乐

”
节奏趋于律动化

。

当然祥土著印第安音乐
”
中的斧之 圣

�

班节奏型

在融合中仍然得以保持
，

如例 �可成为我们鉴

定
“
混合印第安音乐

”
成份的一个重要参照

。

���音调模式的相对稳定 按说
，

在
“
混合

印第安音乐
”
中

，

由于音阶体系
，

装饰音
、

节奏

性
，

曲式结构诸要素都已经发生了改变
，

我们应

该难于感受到印第安音乐风格
。

但事实不然
，
我

们在听辨中发现
，

印第安音乐应有的风格仍能

很 快 地 被 我 们 听 觉 所 感 知
，

这 说 明 除 了
“
乙还圣之

”
节奏型外

，

一定还有一种要素在融

合过程中仍牢固地保存着
。

通过实例的分析
，

证

实了这种直观的感受‘ 这个稳定的因素便是音

调模式
，

在前面我们已分析过
， “
土著印第安音

乐
”
的音调模式是一个拱型结构

，

它常处于句

首
，

有核心音调作用
。

在
“
混合印第安音乐

”

币
，

它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改变
，

有时在句首
，

有时在

句中
，

但它 自身结构没有变化
，

如例 �
、
�

，

句首

就都是一个拱型音调模式
，

这表明
�

音调模式作

为一种稳定因素
，

相对音阶
，

装饰音和曲式
，

在

音乐融合中发生的变异最小
，

故被我们称为
“
音

调模式的相对稳定
” 。

综述 秘鲁
“
混合印第安音乐

”
作为两种音

乐的融合产物
，

它固有五声音阶趋于七声化
，

装

饰滑音趋于淡化
，

曲式规模趋于扩大化
，

节奏趋

于律动化
，

这可看成是音乐融合中的变异因
，

素 �

而拱型音调模式和乙还 乙
�

乙节奏型却在融合中

被积淀下来
，

这可看成是稳定性因素
。

对秘鲁印

第安音乐变异与稳定的观察
，

无疑将有助子我

们认识秘鲁文化的稳定变异情况
。

�郑世刚系我院 ����年音乐学系毕业生
，

指导教师陈自明�

〔责任编样 纪年�

①秘鲁印第安音乐 ，
事实上应该包括秘鲁东部与巴西接壤的

热带从林中印第安音乐
，
但是由于这一地区 自然条件极端恶

劣
，

很少有人深入其中取得第一手资料
，
致使这一地域的印第

安音乐研究难以进柠
。

所以
，
本论文的内容不涉及这一地区

。

②选自《拉丁美洲的音乐 》第�� 页
。

�上接 �� 页���论照相之类 》那篇文章
，

借 《夭女

散花 》 、 《黛玉葬花 》的剧照概括出
“
男人看见

‘

扮

女人
’ ，

女人看见
‘

男人扮
夕 ”
这两句精炼的考语

，

从而不可避免地殃及了梅兰芳
。

到了晚年他写 《略论梅兰芳及其他 》上下两

篇文章
，

认为
“
先前是他做戏的

，

这时却成了戏

为他而做
” ， “
他未经士大夫帮忙的时候所做的

戏
，

自然是格的
，

甚至于狠下
、

肮脏
，

但是泼刺
，

有生气
。 ，

待到化为
‘

天女夕，

高贵了
，

然而从此死

板板
，

矜持得可怜
。

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

妹妹
，

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

的村女的
，

她和我们相近
” 。

他还举出梆子演员

老十三旦侯俊山
，

说他
“
七十岁了

，

一登台
，

满座

还是喝采气以反衬梅兰芳由俗趋雅的危险
。

这

就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了
。

鲁迅生前虽然不常谈音乐
，

但是音乐知识

还是随时显露出来的
。

有一次他听到弄堂里一

个外国人家雇用的
“
娘姨，，�目了卖唱的两个穷人

唱了一回
“
奇葛隆冬强

”
的《十八摸 》之类

，

就认

定他唱的是
“
男嗓子的上低音���

�
�’����

�气当时

音乐界流行的人声的层次是高音
、

次高音
、
中

音
、

次中音
、

上低音
、

低音
。

后来才定为女声和男

声各各分为高
、

中
、

低三级
。

他还珍赞那人唱得
“
很自然

，
比纹死猫儿似的《毛毛雨 》 ，

要好得天

差地远
” 、 这样的批评

，

对我们今天的音乐的流

行风气来说
，

也还是饶有现实意义的吧
，

不是

吗�
一 � � 一 �

� �

�责任编料 程源敏�


